嚴長壽：找到自己的第一名　 
親子天下雜誌21期 作者：賓靜蓀  
   「我考前一天背會的東西，一看到考卷就忘光了！我強記能力很差，而且緊張得不得了！」坐在亞都麗緻飯店的總裁辦公室裡，嚴長壽談起當年自己念書的窘境，自我嘲笑了一番。
如果以主流價值，用考試決定能力高下的標準來看，嚴長壽說，「那他就是一個失敗者。」但是，他並不是，相反的，他以只有高中學歷的背景，從美國運通的傳達小弟做起，二十八歲就做到美國運通台灣區總經理。之後，更被延攬為亞都麗緻飯店的總裁，一路帶領台灣觀光業走向世界舞台，希望「用觀光，讓台灣跟世界做朋友。」他對台灣觀光與飯店業的貢獻，甚至被稱為台灣的「飯店教父」。

今年初剛退休的他，現在更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公益事業，創設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，選擇台灣資源最弱勢的台東，開始搭建他的公益平台。

他帶著來自台灣，甚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、教育家、企業家，去感受花東之美。因為感動，藝術家來為原住民上課、企業家慷慨贊助、政府單位配合推動國際包機到花東、有人從海外自己花錢飛來當義工教英文，當地的學校、老師、學生全都動起來支援活動。嚴長壽說，他選擇台東這個最弱勢的地方，希望做出一個示範，「我想把他們的生命力帶起來，我鼓勵他們要有骨氣。」

退休後的嚴長壽，即使身體剛動過手術，摘掉一顆腎臟，體力必須省著用，但他的行程幾乎比退休前更忙；一個星期裡，台東來回好幾趟，他忙著培訓民宿業者接待國際觀光客、忙著為當地年輕有才華的藝術家找舞台、忙著發展花東的美食產業……。

他說，他正想著如何把台東成功漁港的魚，搭配台東池上的米，做成頂級美食的台灣壽司。他的熱情好事，真的如他自己所說的，「連自己都快受不了」。
---

Q：可以談談在台東推「希望學堂」的事嗎？

A：我們本來要接下一所台東廢棄的小學，因為我看到台灣有一百五十多所廢棄的小學，覺得自己有辦法改變這些廢棄小學，賦予它們新生命。因為當一所學校遭廢棄，當地的社區就會跟著沒落下來。可是那裡還有好多年輕人、藝術家，假如我可以把這地方打造成藝術村，我就可以創造一些新的生命。

可是在我進一步觀察以後才發現，台灣不但已經有一百五十多所廢棄的小學荒置多年，連現有的學校，有好多都已經快要送進「加護病房」了。單單一個台東縣，去年的出生人口是一千九百多人，可是台東有九十多所小學，也就是說六年以後，平均一個學校也只能分到二十幾名學生，偏遠學校可能只分得到兩、三名。

看到這樣的現象，我知道政府如果還不改變，這些老師會失去工作，這些學校會失去生命，所以現在是台灣必須面對大改變的時候。

一方面我看到一大群年輕人，他們並不喜歡讀書，或是讀書不是他的專長，但是他們擁有很多其他藝術方面的才能；另一方面，我又看到有一大堆擁有良好條件的人，卻沒有辦法把他的條件轉換成幫助社會的力量，以提升這些弱勢地區。所以我來台東，就是想凝聚這些力量。

過去這段時間，我帶了藝大的校長、實踐設計學院的院長、音樂界的馬水龍老師……，許許多多的人來台東訪察，他們都很認同我的理念，我扮演的就是一個公益平台的角色。所以我目前的想法不再是去恢復一所已經廢棄的學校，而是把募到的大部分經費投資在軟體上，從人來改變。
讓世界認識花東之美
去年八八水災以後，我發現花東產業受到很大的衝擊，沒有人來旅遊，尤其是民宿，沒有生意。於是我開始培訓民宿業者，目的是希望能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花東旅遊。我也跟政府建言，可以先把香港人帶進來，因為文化、語言都比較相近。我建議政府可以包機從香港直接飛到花蓮、台東，我也陪交通部長走一趟後就拍板定案。

五月十五號，第一班直航包機來台東，我去接待他們，目前已經試飛了四趟，帶來許多香港旅行業者、媒體、名人、部落客等，現在香港很多媒體都在大幅報導花東。

Q：所以你希望用花東的文化特色讓他們跟國際接軌？

A：我做幾件事，一是產業方面的品質提升與人才的培養。北藝大幫助我發揮原住民的天賦，今年暑假我們會為這裡的國中生、高中生辦「天賦發展營」，我請來的師資包括林懷民、朱宗慶、拉黑子、胡德夫、江賢二、張正傑……等。

我們還會舉辦連續四個星期的英語訓練營，將收一百多名學員。從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來的志工，會自己募款飛來台灣，我們的基金會則負責接待他們。我們還找了醫學人文團隊來當志工，我把他們也帶進來，因為他們是最需要有愛心的人。此外，也找來了國立台東大學的學生。我現在會到台東不同的學校做不一樣的活動，把更多力量結合起來，而不再只是自己造一間廟，在裡面當和尚。我到每一所學校辦活動，讓學生、老師一同參與，把他們的生命力帶起來。
不讓有天分的人被埋沒
Q：你做這些，最想要改變的是什麼？

A：我不敢說我想改變什麼，但我會選擇一個最偏遠弱勢的地區來做這些事，是希望可以做出一個示範。我發現台東有許多有天分的人，如胡德夫、紀曉君、陳建年等，他們都來自台東，平常演唱結束後，回來就沒事做了。我現在邀請這些大師回來，一起為社區努力，盡一份心力，因為這裡真的沒有資源。像是都蘭糖廠裡的藝術家，難道我們的文建會、原民會看不到？這些藝術家聚集在一起，其實只要一點點養分，就會很不一樣。他們之前用的音響爛得一塌糊塗，我無息貸款讓他們去買台好一點的二手音響，讓他們的音樂表演更好看些。我鼓勵他們要有骨氣。

如果我能讓這個區域做出好的示範，或許將來可以給更多人參考。

Q：你覺得台灣要面向未來，現在教育上最需要改變什麼？
A：如果我們可以讓每個人從不同的領域裡，找到他自己的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賦，若能找到讓他更自在學習的領域，他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自信；當然，基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。

但是台灣現在的教育，不但是在盲目的培養大學生，甚至也盲目的培養碩士生、博士生。許多人除了會讀書，什麼都不懂。不會做人、不懂如何與人溝通，沒有熱情跟責任感。結果真正有能力、有熱情的反而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、最沒有權力與資源的人。很多有天分的人可能都被埋沒，可是我們卻還加倍的培養未來的博士，台灣哪裡有這麼多空間給這些碩博士工作。

我不斷在強調的是，你要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、尋找自己的優勢，讓自己有能力去觀察世界的變化，這樣才能找到自己的舞台。

Q：如果你不跟著主流價值走、不跟大家走一樣的路，你是怎麼去克服尋找過程中的恐懼感？

A：我以前是很沒有自信的人，我前一天背會的東西，隔天一看到考卷就忘得一乾二淨。我記憶力很差，而且很容易緊張。可是我在其他方面，連校長、老師都會覺得我很特別。

我是樂隊隊長，民謠社社長，我對這些職務都很投入、負責。當時的教官跟訓導主任吵完架後就不幹了，可是我們再過兩個月就要比賽，我就帶著樂隊練習，練到基隆比賽冠軍，然後參加全省比賽得到第二名。

我當了三年兵，後來去美國運通從傳達做起，一路做下來，真正讓我找到自信的，就是在美國運通工作。美國人比較客觀，你有本事，就給你機會。如果我在公家機關做事，發展空間可能就比較有限。但我相信就算做不同的行業，我也有可能成功，因為我的熱誠，連我自己都受不了。
我發現我只要一上手工作，我的力量就會爆發出來。所以我鼓勵年輕人，認真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，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；當你看到一件事情可以因為你而不同，你的成就感就會油然而生。

Q：你的新書名為《你可以不一樣》，你期待看到哪些不一樣的年輕人，現在年輕人太相似嗎？

A：要啟發孩子自信的方法就是，老師不要永遠以為他是在教。老師如果可以放下身段，覺得他也是同時跟著學生一起學習，老師就會不一樣，就會用不同的方式啟發孩子。現在我們的孩子都變得太一樣了，都跟別人一樣，卻不知道自己是什麼。

Q：從一個資深父親的經驗來看，你覺得做父親最重要的事是什麼？

A：每個孩子都有他發展的潛力，也有他發展的極限，你就是要輔助他找到那條線，讓他全力發揮；可是當他到達極限、面臨痛苦壓力的時候，你也要能夠讓他自在、安適於他自己的條件，讓他知道不管他做什麼，都可以做一個有用、對社會有正面幫助的人。
